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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法眼

为了对付那些迟迟不肯将自己抵押的房产腾退的“老赖”

们，杭州江干法院首次用上了“断水断电”的方式，给老赖们施

压。

虽然断水断电将近一周，不过有一位老赖大妈，竟然买来

一台发电机，打算进行持久战。

昨天，江干法院对丁桥后珠美邻嘉苑的这套抵押房进行

了强制腾退。

55万不肯还，霸着抵押房不肯搬
断水断电都不怕，“老赖”大妈还有发电机
昨天房子被强制腾退，大妈和女儿也被带回法院调查

本报讯 昨天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传来一

个吓人一跳的消息：一位女乘客携带一只超

大行李箱硬闯机场安检，打了女安检引导员

一巴掌。女安检引导员被诊断为神经性耳

聋。女乘客对在安检口的打人事实供认不

讳，最终被处7天拘留和200元的罚款。

前天下午 1 时 30 分许，在监控上可以看

到，一位白衣女士推着行李车，带着一个抱小

孩的妇女走向安检引导区的入口。这位白衣

女士被安检引导员拦下。

安检引导员回忆说，她只是对白衣女士

说：“您的行李超标了，这么大的箱子，请你去

托运。”按照民航的登机规定，超过20寸的行

李都不能随身携带登机，何况女士推的是一

个28寸大箱子。

白衣女士东北口音，后来查验身份得知

姓张。她告诉安检引导员，自己要乘坐18时

的航班去哈尔滨，但是保姆和孩子要先搭乘

下午 2 时 40 分的另一个航班去深圳。她想

先送孩子和保姆去登机。孩子和保姆是办好

了登机手续的，张女士的登机牌是通过自助

值机的机器拿到的。因为 18 时的航班还没

开始办理托运，张女士打算带着大箱子过安

检。

安检引导员告诉张女士，第一，行李尺寸

太大，肯定不能携带登机；第二，箱子里如果

有不可携带登机的物品，同样过不了安检，还

是得办托运；第三，如果赶时间送行，她可以

把大箱子先寄存在附近的行李寄存处，陪着

孩子和保姆进去候机。

就在其他旅客上前询问安检引导员的时

候，张女士突然拉着行李车后退，然后冲上去

企图闯关，再次被引导员拦下的时候，她悍然

伸手，扇了安检引导员一耳光！

引导员脸上瞬间一片红印，她说“当时脑

子嗡嗡一片，一下子什么都听不到了。”

“行李寄存处也不远啊，就在旁边 100

米。”说起来，大家都很纳闷为什么张女士会

突然暴起打人，女安检引导员也很委屈，自己

只是执行本职工作，并不是有意刁难张女士。

现场执勤的安检队长赶来，立刻报警。

机场航站楼派出所的凌警官告诉钱报记

者，当时就有旅客对张女士说“你怎么能这样

呢，打人是不对的”，张女士就马上骂回去“不

要你多管闲事！”

然而，看到赶来的民警，张女士立即表示

了悔恨，并且愿意向安检引导员道歉。

被打的安检引导员是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的实习生小夏，今年20岁。平时工作主要是

流动执勤，协助维护秩序。

小夏被打后，当时就出现了失聪的症状，

她站在岗位上默默流泪。同事们赶紧把她送

往医院，目前诊断是“神经性耳聋”。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张女士已被处

7天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

本报记者 陈雷 孙燕

本报通讯员 张瑨

带着28寸大箱子强行过关受阻
她把年轻安检员打成神经性耳聋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本报通讯员 辛成 文/摄

通过中介借出去55万元
再也无法要回来

2014年，屈小姐通过一家民间 P2P 中介

公司，把 55 万元借给王某，借款期限 2 个月，

借款约定的年化利率为 18%，王某需按月支

付借款利息。

“借款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房管局办理了

手续，想想对方有房屋做抵押，我们才敢把钱

借出去。”屈小姐说。

钱借出去第一个月的利息，中介公司直

接从借款总价中扣除后，支付给了屈小姐，而

这也成为屈小姐唯一收到过的一笔利息。“之

后，中介公司也倒闭了，就没有人再来管这件

事了。”屈小姐说。

无奈之下，屈小姐想尽办法联系王某，但

是 60 岁的王大妈一直神出鬼没，“她本人不

住在抵押的这套房子里，根本找不到她人。”

就这样拖了半年左右，屈小姐向江干区

法院起诉王某。“我甚至还说，你欠我 55 万，

你还 45 万就算了，我们亏一点，算是同情你

年纪大，但是都不行，她就是找各种理由说没

钱。”

面对“断水断电”
她买来发电机继续“斗争”

去年 6 月，江干区法院判决被告王某在

规定时间内归还本金和利息，但王某依旧我

行我素，还将这套抵押房屋出租给他人居住，

在租客搬离后，她自己住了进去。

10 月 21 日，法院对房子采取停水、停电

等强制措施。昨天上午，法院准备执行强制

腾退。

执行干警敲了半天门，始终没人回应，于

是请开锁师傅强制开锁，没想到，开到一半，

里面传来一个女声，“你们干什么啊？”开门的

是王某的女儿，她说，王某在赶回家的路上。

这套房子面积大约70平方米，房间内乱

糟糟一片，桌上还放着剩菜。在一套没有水

电的房子里，将近一周时间里，他们是怎么生

活的？

小桌子上，放了一支点过的蜡烛。在客

厅一角，竟然还有一台“太阳能发电机”。一

台手机正连接着发电机一个接口在充电，而

硕大的发电机外机则架在阳台上。从发电机

的成色，堆在地上的发电机外包装纸箱，以及

桌上的一份发电机使用说明书来看，这台机

器应该刚买来不久。显然，这成了王大妈用

来抗拒法院执行的“武器”。

法警开始清点物品，同行的搬家公司工

作人员随后进来打包物品。

没多久后，王大妈匆匆赶到了，整个人

“气场”十足，声音洪亮，对法警们愤愤不平：

“把我水电都切断了，我已经要发疯了，我又

没有犯法。”她表示，当初通过中介公司向原

告借了 55 万，“是和几个老太婆合伙做生意

用掉了。”

屈小姐说：“她反正一直骗我们的，好像

全部都是赌博，打麻将的。”

最后，法院腾空了房子，王大妈和女儿被

请回了法院接受调查。

唯一一套住房
也可能被执行

江干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张帆告诉钱报记

者，王某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王某认为，

她只有这么一套房子，所以就占着不肯搬走。

“这是个误区。唯一住房不等于必需的

居住房屋。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保障的是被

执行人的居住权，而不是房屋所有权。”

张帆说，根据 2015 年 5 月 5 日最高院发

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唯一一套住房可执行有

3个条件：

一是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

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二是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

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三是申请执行人愿意按照廉租住房保障

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提供居住房屋，或同意

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

“王某的这套抵押房产完全可以执行，而

且，根据目前房屋的市价，她的这套房屋在拍

卖后，所得的价款肯定是高于债务的，多余部

分会归还给王某本人。”

王 大 妈 房 子

里 的 太 阳 能

发电机。


